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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朝特殊关系是在半岛复杂战略环境下多方因素平衡的产物，中国需要平衡地缘政治结构、政治

经济利益、历史因素与现实利益等，其目的在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这种特殊关系仅反映出中朝关系的侧

重点，其中主要为政治关系。当前尽管中韩政治安全关系迅速发展、中朝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影响中国进

行战略平衡的因素并没改变，中国仍要维护与发展对朝政治关系。这一进程中应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向

朝鲜传递清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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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应该说每一对双边关系都有其特殊之处，回顾中国外交，会发现有这

样一些国家，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既非盟友关系，但又显然超出一般国家间关系，中朝关系

就 是其中的典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国内有学者在

对“准盟友”、“联合阵线”等开展研究时部分涉及这一问题，但整体来看，不仅从理论视

角对这类关系研究的较少①，而且已有研究也缺乏说服力。具体到中朝关系上，“弃朝”与

“保朝 ”的 争 议 就 是 再 好 不过的案例。本文不拟研究其称谓，根据习惯将其称为“特殊关

① 国内主要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孙德刚副研究员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副教授在研究

这一问题。参见：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3 期；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

干涉”，《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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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①，主要研究其背后逻辑，旨在探究中国发展与朝鲜“特殊关系”的动力。并尝试用“复杂战

略平衡的产物”对其总结。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路径

“特殊关系”似乎成了国际社会对中朝关系的流行界定②。但围绕这种“特殊关系”如何形

成，国内外均存在颇为激烈的争议，这其中典型体现在冷战后围绕“弃朝论”的争议上。在韩

美两国经常能听到“中国不应站在朝鲜一边”、“中国应放弃朝鲜”等观点［1］。中国国内这种争

议在冷战后有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2002 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为 2004 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第四期发表的天津社科院王文忠研究员所撰写的名为“从新的角

度密切关注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局势”一文。该文开篇将朝鲜的政治状况定位为：“虽然朝鲜最

近因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最恶劣的地步，但是（金正日总书记）为维护家族世袭统治，大规

模地进行极左政治和政治迫害”。就中朝关系，论文指出：“朝鲜对中国的政治性支持和经济

援助丝毫没有表示谢意。在国际问题上经常无视友好关系，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支持

我们③，从道义上讲我们没有责任全面支持这样的国家”。该论文还指出：“由于朝鲜毫无责任

心的行动，（使中国因此）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经常碰壁。在重要时刻，很坦然地引发重大争

议，将中国拉进与美国对抗的被动局面”。论文进一步强调说：“在这种手段中含有丑恶的阴

谋，必须高度提高警惕”［2］。主张“弃朝”的该篇文章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战略与管

理》杂志是当时一份具有高度政策导向性、有较大影响力的杂志，隶属于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

会，由一批中共元老为核心主办的，会长是前副总理谷牧，萧克上将为名誉会长，副会长包括

袁宝华、杜润生、汪道涵等国内外知名人士，有东方的《外交事务》之美誉；其二，本文作者隶属

于中国官方智库研究人员。

在金正恩于 2011 年年底上台后，随着其在核问题上与中国分歧加剧及对华外交未展现出

应有诚意，中国国内的“弃朝论”再次达到高潮。以“中国应放弃朝鲜”为标题在中国最大搜索

引擎“百度”上搜索，能搜到 65 000 个相关结果，足见这一话题的受关注程度。“中国早应放弃

朝鲜”、“放弃朝鲜对中国更为有利”等文章随处可见。这其中尤以曾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

习时报社、现以自由撰稿人和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邓聿文 2013 年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和

《瞭望中国》的文章、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 2014 年发表于环球网的文章，以及天则经济

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杨俊锋 2014 年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具有代表性［3］。当前这轮“弃

朝论”的特点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各种媒介广泛讨论。尽管中国国内“弃朝论”观

点已持续多年，但这种观点公然在相关纸媒与众多门户网站上被热烈讨论，这还是首次。其

二，朝鲜作为威权性领袖体制，中国媒体一贯避免公开批评其最高领导人④。但近几年随着中

①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这类特殊关系也并非个案，比如印度和尼泊尔关系、后冷战时代的越南和老挝关系、叙利亚

和黎巴嫩关系、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关系、美国和波兰的关系。

② 以“中朝特殊关系”为关键词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搜索引擎“百度”（“www.baidu.com”）搜索，可以搜索到相关结果

约 192 000 个（2015 年 9 月 17 日上网）。

③ 这里主要指奥运投票，朝鲜 1996 年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悉尼，使中国失去了 2004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④ 1967 年 2 月，北京出现了一张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门徒”的大字报，激起朝鲜方面的强烈反

应。不仅导致中朝两国高层互访中断，朝方甚至召回了其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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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媒体迅速发展，批评、调侃金正恩的各种文章和视频不时见诸相关媒介，比如微信等。尤

其考虑到以下两点，当前“弃朝论”远较十年前更具舆论与政策基础，这就使得其传播力度也

远较十年前更为强劲。

第一，中韩关系迅速发展。朴槿惠是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中为数极少的一位精通汉语的

国家领导人，上台后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朴槿惠也是极少一位被习近平主席亲切称为“是中

国人民和我本人老朋友”的国家领导人。中韩关系可谓是处于名副其实的“蜜月期”。习近平

主席于 2014 年 7 月将他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单独外访给予了韩国，他也是第一位先

于朝鲜而访问韩国的中国领导人。中韩关系的迅猛发展，使得像阎学通等中国著名教授甚至

开始讨论新时期中国应考虑和韩国结盟。中韩关系蜜月期不免让“弃朝论”者找到了所谓现

实政策依据。

第二，韩美具体政策上体现出“朝鲜崩溃论”主张。韩美两国政府虽公开表示朝鲜政权短

期内崩溃可能性不大、金正恩政权已巩固，但具体政策上则时不时体现出其“朝鲜崩溃论”判

断。对韩国而言，表现在朴槿惠政府的统一政策上。朴槿惠被广泛认为是继韩国首任总统李

承晚以来最关注朝韩统一的韩国总统，典型体现在其推动成立的“统一准备委员会”和“德累斯

顿构想”上。同期在韩国也频繁举办主题为“韩国统一”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就难免制造出统

一即将来临的氛围。在当前朝韩实力差距悬殊和朝韩关系敌对背景下，韩国所希望的统一显

然是吸收统一，背后逻辑则建立在对金正恩政权能否巩固的质疑上。对美国而言，反应在奥

巴马政府所执行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这一政策实为观望政策，表明其对朝鲜能否稳定政

权持怀疑态度。而所谓“朝鲜政权不稳定”是当前中国国内“弃朝论”者的主要论据之一。相

比而言，十年前“弃朝论”出现时虽然美韩也有“朝鲜崩溃论”的观点，但并未反映到具体政策上。

如果中朝关系属于普通国家间关系，当然不存在所谓“弃”“保”争议，这一争议的实质在

于是否应放弃中朝“特殊关系”。“弃朝论”观点的愈演愈烈反映出对中朝“特殊关系”的背后逻

辑含混不清与缺乏基本共识。比如，究竟什么是“特殊关系”？中国为什么在世界的“疑惑”与

“质疑”中付出巨大资源与朝鲜发展和维持这种“特殊关系”？中国放弃这种“特殊关系”真的

符合美韩两国以及中国利益吗？有鉴于此，本文以中朝两国“特殊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具

体时间段为介于中朝两国处于同盟关系和所谓“普通关系”这段时期①。也即：从邓小平时期

到 2011 年年底朝鲜新领导人上台这段时期。本文认为在邓小平时期之前中朝关系属于典型

的同盟关系，2011 年年底至今两国关系的发展及其未来方向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学者认为正

走向“普通国家关系”或者应该向“普通国家关系”的方向发展。

总体上看，截至目前，国内学界有关其他国家对朝政策动因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有关中国

对朝政策的理论性成果则较少。在有限成果里，有关中朝同盟关系的成果占绝大部分［4］，有

关两国所谓“普通关系”的研究、也即金正恩上台来的两国关系，由于其仍处于演进变化过程

① 主要研究这段时期两国关系的主流。毫无疑问，这段时期两国关系也不是一直亲密，比如 1983 年 10 月 9 日朝鲜

在缅甸仰光制造爆炸事件，造成韩缅政府多名高官身亡，同年 11 月 6 日，中国《人民日报》指出，“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恐怖

活动”。中韩 1992 年建交后连续，直至 1999 年中朝两国最高层互访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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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并做出相应判断还为时尚早，而将介于两者间的这段特殊关系作为研

究对象不仅成果不多，而且研究意义正在增大。“以史为鉴”，这种研究恰恰可以回应上述有关

围绕中朝关系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的相关争议，并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思路，这也正是

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中朝“特殊关系”的历史回顾

从邓小平时代到金正日去世这一时期“中朝关系无论在军事安全、地缘政治与经济、历史

文化方面，都表现为特殊关系”［5］。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国与朝鲜属于典型的同盟关系。这一

方面由于两国于 1961 年 7 月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明确保证缔约一方在战争状态

时，另一方应全力进行军事及其他援助，是标准军事同盟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将朝鲜战争时

期中朝两国形成的同盟关系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这种同盟关系在当时也受到中国领导人

承认，比如 1971 年 10 月，基辛格访华时指出朝鲜问题解决有赖于朝鲜克制，周恩来则回应，

“这一切都是相互的，中美双方都要利用自己对盟友的影响，防止他们采取军事行动”［6］。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

时期。尽管该时期《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生效，但两国关系已不能算是同盟关系了。其

原因之一在于基于历史经验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明确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开始奉行

不结盟外交。中国于 1975 年 8 月就正式加入不结盟运动。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在具体外交实

践上更是果断放弃了当时正在执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结盟外交战略，实行“独立自主不结

盟”战略。1984 年 5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

正的不结盟”［7］。缘起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这一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朝关系。

该时期中朝关系为非同盟关系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韩关系的松动。尽管关于同

盟的定义学界还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普遍存在共识：所谓盟友，有明确对手。李斯卡认为，“同

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8］。格伦·施奈德指出

“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9］。显然，缘起于朝鲜

战争时期的中朝同盟主要是为了对付韩国和美国。但 70 年代不仅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而

且中韩关系也出现转机。随着当时大国关系变化，该时期的韩国出于地缘战略与国家利益考

虑首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中国源于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做出改革开放的伟

大决策，其对韩国的政策也开始松动，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总体上看，1979 年之前，源于国际环境缓和，中韩关系出现松动迹象，但还不太明显①。

① 1972 年 8 月 10 日，韩国总理金钟泌表示：“韩国愿意同北京、莫斯科建立关系”，1973 年 6 月 23 日 ,朴正熙称在“平

等互惠”原则下，韩国将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差异 ,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可以发展各种经济关系，向包括

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尽管这一时期中国仍然和朝鲜保持统一战线，但中韩关系已开始松动，

但仅仅局限在有限的民间交往上。比如 1974 年 9 月韩国同中国建立了邮电通讯关系，1975 年开始允许居住在中国的侨

民或中国的朝鲜族群众到韩国探亲访友。中国允许居住在第三国的持有韩国护照的朝鲜侨民到中国访问，允许持有韩

国护照的人来中国参加各种国际机构举行的会议等。中国也开始允许其外交使节在外交场合同韩国外交使节接触，允

许驻国际机构的官员为谈判或参加国际会议去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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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后中韩关系开始有实质性发展。从 1979 年起，尽管数量有限，但中韩已通过中国香港

地区、日本和新加坡等地开始间接地进行贸易活动。据韩国统计，“1979 年，中韩两国进出口

额为 1900 万美元，1980 年突破了 1.83 亿美元大关，1984 年激增到 4.42 亿美元”［10］。中国在处理

当时中韩两国间关系的相关问题上也展现积极姿态。1983 年 5 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劫持

到韩国春川附近军用机场，中国派出了 33 人代表团赴韩国谈判，成功解决了劫机事件，实现了

“自 1949 年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党政权以来，中韩两国政府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1］。1988 年

首尔获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朝鲜一直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抵制此次奥运会，中国

还是派出了强大阵容参赛。此后，中国支持南北双方于 1991 年 9 月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从外

交上正式承认韩国的客观存在。1992 年 8 月，中韩签署建交公报。

尽管该时期中朝关系已非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在这期间的紧密程度远非一般国家间关

系所能比拟的，“相对于两国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中朝关系仍然具有某种特殊性”［12］43，

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最具代表性。金日成是邓小平会见最多和陪同在中国参观最多的外国

客人。1982 年 4 月，邓小平访问朝鲜，这是其最后一次出国。1989 年 11 月，邓小平同江泽民、

李鹏等到北京站迎接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去车站迎接的客人。

中朝领导人会晤（1979~2011）

1981 年 4 月

1982 年 4 月

1982 年 9 月

1983 年 6 月

1989 年 11 月

1990 年 3 月

1991 年 10 月

1999 年 6 月

2000 年 3 月

2000 年 5 月

2001 年 1 月

2001 年 9 月

2003 年 10 月

2004 年 4 月

2004 年 10 月

2005 年 3 月

2005 年 10 月

2006 年 1 月

2007 年 3 月

2008 年 3 月

2008 年 6 月

2009 年 3 月

2009 年 10 月

2010 年 5 月

2010 年 8 月

2011 年 5 月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以及邓小平同志共同访问朝鲜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朝鲜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中国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驻朝使馆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朝鲜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朝鲜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中国

朝鲜内阁总理朴凤柱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访问朝鲜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驻朝使馆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驻朝使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

朝鲜内阁总理金英日访问中国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朝鲜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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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尽管中韩关系迅速发展，但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继续得到延续。2000 年 5

月和 2001 年 1 月金正日同志两次秘密访华、2001 年 9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朝，双方共同

确认了“继承传统”的方针。2010~2011 年，金正日同志拖着病重的身体连续三次访华，时任中

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于 2010 年 8 月在金正日访华时还专程到吉林省长春市与其会见，这

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所不能享受的“殊荣”。2011 年 12 月，金正日逝世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

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均赴朝鲜驻华使馆吊唁，这在

中国对外关系中也极为罕见。

金正日 2011 年 12 月去世后、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尽管中国第一时间承认并支持其

接班人地位，并与此同时与美国积极协调，促使美国政府支持金正恩政权，为金正恩在政权继

承上提供了有力外部支持。但中朝两国的战略分歧开始浮出水面，这突出表现在有关朝鲜拥

核问题的立场上，中国外交部也开始公开称两国关系为普通的国家关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013 年 3 月 8 日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对此清晰的做出了说明，“中国和朝鲜是正常的国家

关系”［13］。再加上截至 2015 年 10 月，相比于中韩两国已经举行 7 次的首脑会晤，中朝两国最高

领导人仍然没有得以举行首脑会晤，两国的“特殊性”无疑正在“褪色”，围绕“中朝关系应该向

何处去”也因此成为一个极富争议且迫切需要回答的政策与学术议题。

三、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中朝的“特殊关系”？从逻辑上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关键地区大国而言，在朝鲜半岛上面临的外交环境极为复杂，对朝外交应该是一个从战略

高度进行多方平衡的产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2015 年 10 月 9 日访问平壤在会见金

正恩时也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

朝关系发展”［14］。本文所谓的“复杂战略平衡”也意指中国对朝外交与战略是在复杂的战略环

境背景下平衡各方利益所做出的最优化选择，这典型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维护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的相对平衡。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汉江奇

迹”，韩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在朝韩实力对比上朝鲜开始处于明显劣势。冷战结束后，地

缘政治格局发展更加向着严重不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朝鲜是

冷战结束的唯一“受害者”，原东方阵营内国家纷纷与韩国建交，承认韩国地位，而朝鲜却没能

实现与西方阵营内主要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几乎一夜之间，朝鲜在国际上“被孤立”了。尽管

这一时期俄罗斯也与朝鲜保持了正常国家关系，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顾不暇，在帮助朝鲜

上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中国客观上不得不通过构建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特别是政治关

系，来弥补半岛的严重结构失衡。这“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符合中朝两国的利益，也符合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12］43。

正因为如此，1992 年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中朝两国的军事代表团并未

因此停止交流［15］57。中国也不愿轻易地对朝鲜施加压力，特别是不愿动辄以中断或减少物资

供应对朝施压，因为这样只会使半岛的不平衡结构进一步失衡。同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相关决议上也不愿动辄对朝鲜行使制裁，也是担心半岛结构失衡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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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身患重病后，中国更加担心半岛地缘结构进一步失衡，因此更

是精心维护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以至于这一时期中朝两国“特殊关系”进入一个“蜜月期”。

2009 年 5 月，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6 月中国投票支持了联合国第 1874 号对朝制裁决议，而

在 10 月温家宝总理则访问朝鲜。2010 年 11 月延坪岛炮击事件后，虽然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特

别代表武大伟表示“朝鲜炮击韩国，非常令人遗憾”，中国却投票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

鲜炮击韩国岛屿的决议。中国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中国精心维护朝鲜半

岛地缘政治结构相对平衡的努力。

其次，中国需要维护在朝鲜半岛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平衡。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外交战略也要服务于这一大局，由偏重意识形态转

向了偏向务实的国家利益方面。作为同为儒家文化圈以及地缘上的相近性、经过 80 年代“汉

江奇迹”后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巨大成功的韩国，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对象。

因此，经济利益在中国朝鲜半岛政策上的权重开始增大。自 2003 年，中国成为韩国海外的第

一大投资对象国。截至 2014 年年底，韩国已连续 13 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这从一个

侧面证明了韩国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与韩国政治制度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邓小平

时代尽管与美国和日本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但当时中国的外交安全压力依然较大。当时

中美间建立的针对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基于对付共同的对手，而非基于两者友谊，美国并未放

弃其一贯的反社会主义立场。而且当时中国虽然通过战略调整构建了与苏联和美国的大三

角关系，但中国实力还相当弱，战略伸缩空间是三者中最小的。因此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不得

不继续重视自己传统盟国中的那些仍具备“特殊关系”的中小国家，朝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这不仅由于朝鲜也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具备相近性，而且中朝关系是由抗美援朝

的“血盟”历史造就的，发展两国“特殊关系”具有基础，政治上容易获得朝鲜支持。比如部分

由于中朝两国“特殊关系”，“天安门事件”后面对西方国家孤立，1989 年 11 月金日成访华，这

也是“89 事件”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韩国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利益的日益重要性，与朝鲜经济困难形

成鲜明对比。而韩国日益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增强，也强化了对于

中国而言来自韩国的经济利益与来自朝鲜的政治支持两者的不可替代性，这典型反映在李明

博政府时期。李明博政府采取“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就能搞好与中国关系”的思路，曾宣称对美

外交占韩国外交的 50%，中国只占 20%。实际上由于这一时期李明博政府将对美外交作为主

导，对华外交要服从于对美外交，在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上对华协调成了“可有

可无”的补充。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的适度紧张符合美国在东亚和亚太事务上广泛的战略安

排，美国还有不少人希望通过外部压力促使朝鲜崩溃，作为朝鲜的邻国，这些则是中国坚决反

对的。同时，由于美国一直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建设，这在中韩安全合作没有同步推进、

中美关系竞争性增强、中日处于紧张关系态势的背景下，李明博政府配合美国推动美日韩三

边军事安全合作，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复杂化。上述因素也是李明博政府

时期中朝“特殊关系”进入蜜月期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由于围绕朝鲜半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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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结构使然，韩国不但难以将其对华日益增长的经济价值转化为政治价值，而且在处理对

华与对美关系上稍有不慎，就会自然放大朝鲜在中国政治价值中的权重。

再者，历史与现实的平衡，尤其是领导人个人友谊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平衡。随着中国将

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经贸领域与韩国关系的重要性客观上超过了与朝鲜的关系。当

时中国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对朝鲜的无偿援助也开始减少。中国提出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

“以物易物”转变为“货币贸易”，且婉拒朝鲜的某些援助请求［16］。这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中

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但与此同时，历史因素与两国领导人个人情谊又成为延续双方“特

殊关系”的重要动力。如上所述，历史因素是影响当代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其中有

三点尤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的历史关系，中国和朝鲜两国在朝鲜战争中并肩作

战并且是停战协议的共同签字方，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12］43。特别是中朝两国

联合参加的朝鲜战争奠定了今日的朝鲜政权，为此中国牺牲了 18 万人，负伤 38 万人，中国

在发展与朝鲜关系时自然会存在特殊情感。领导人在战争年代结下的私人友谊更加深了这

一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源自两国革命年代并

肩战斗结下的革命情谊，影响着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朝关系的理解。他们与朝鲜第一代

领导人金日成等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对朝鲜具有特殊情结［17］。1994 年 7 月 8 日，金日成

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唁电中高度评价两人私人友谊，指出这“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

同志”［18］。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友谊虽然远远比不上邓小平

与金日成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友谊，但这种特殊友谊仍然存在。一方面是“传帮带”起到了

重要作用，比如上述邓小平在接待金日成时多次让江泽民陪同，向朝鲜领导人介绍中国年轻

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平壤时，金日成也常常带着金正日陪同，向中国领导人介绍金正

日。另一方面，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延续了两国频繁高层互访的传统。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多

次到访中国，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访问过朝鲜。这种源自私人友谊的动力使

得彼此均非常重视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

最后，这一时期发展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不仅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维护了朝鲜

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结构的平衡、也即均势（balance

of power）不仅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常用手段①，而且对于朝鲜半岛南北方而言更具特殊

意义。朝鲜韩国互相为敌，都希望以“吃掉对方”的方式实现统一。面对美韩同盟，中国通过

与朝鲜发展“特殊关系”能促使南北方保持克制，实现和平共处，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自主

与和平”的统一。该时期朝鲜半岛多次危机、特别是冷战后数次危机，最终和平落幕，不能不

说中国与朝鲜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上述复杂战略因素的考虑下，中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平衡手段。20 世纪七

八十年代，全面向朝鲜倾斜，仅与韩国发展“微不足道”的经贸与体育关系。90 年代，等距离关

① 有关均势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的意义可以参见基辛格的相关著作，比如：〔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

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 年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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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展中朝政治与安全关系，发展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等。2000 年后，发展中朝政治关系，面

对中韩关系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在政治外交上给予朝鲜力所能及的支持。由此可见，大体

上可以认为在中韩建交前中朝关系重要于中韩关系，而建交后中国与朝鲜和韩国则一直试图

保持等距离的平衡关系，只是与两国发展关系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四、影响中朝“特殊关系”的因素是否消失了？

综上可见，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朝两国“特殊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从中国角度这种“特殊关

系”不是由某个领导人的好恶形成的，也不是单纯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而是复杂战略平衡下

的产物。上述分析也可见，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在发展与朝鲜和韩国两国的关系时一直尽量做

到等距离外交。和中韩关系一样，中朝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并不奇怪，它只是表明在发展中朝

关系时的偏向性所在，主要偏向政治关系。今后是否要调整、乃至抛弃这种所谓的中朝“特殊

关系”，从根本上要看维系这种“特殊关系”背后的复杂战略平衡因素是否仍然存在。

围绕中国对朝政策的战略环境因素已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尤其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韩国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价值进一步增大，而且对于中国的政治价值也在增大。

2013 年，中日贸易额下降 5.1%，而中韩贸易额增长 7%，中韩贸易额仅少于中日 383 亿美元。目

前中韩自贸协定（FTA）已经签订，如果得以顺利实施，韩国也有望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国［19］。

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也是中国迄今为止签订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贸协定中体量最大、质量最

高的，这将会大大推动中韩两国间的货物、服务以及其他诸多领域的贸易与合作①。在经济价

值增大的同时，韩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价值也在增大。

朴槿惠上台后多次显示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迹象，其中最明显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

一，首先向中国派特使团。韩国历届候任总统正式就职前向中美日俄四大国派遣特使顺序始

终是先向美国派遣。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后，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将对外首个特使团派到了中

国，这的确令美国和日本“大吃一惊”。其二，在四强外交排序上，由此前的“美、日、中、俄”调

整为“美、中、日、俄”。2013 年 2 月 25 日的就职演说中，朴槿惠指出“今后将与美国、中国、日

本、俄罗斯及亚洲和大洋洲等区域内国家增进互信”，将中国排在日本之前。朴槿惠上任后，

颠覆以往惯例，在与驻韩美国大使会面后也首先会见了中国大使，日本大使排在第三位。其

三，尽管在韩国看来，韩美同盟在政治外交上仍然比韩中关系重要，但朴槿惠一改前任总统

将韩中关系视为韩美同盟补充的做法，将韩中关系与韩美同盟并行发展。中国也高度重视

发展对韩关系，中韩政治外交关系可谓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上，朴槿惠政府都用实际行动显示

了对中国的友好。正因为如此，韩国一些专家认为中韩关系正从“政冷经热”转变为“政热

经热”［20］。

第二，公开资料显示，作为 50 后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志与 80 后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

① 例如中国对韩国的汽车关税 25%水平，而如果降到 8%~10%，那么韩国汽车在价格上会明显下降，这会增加韩国

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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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显然还没有建立起历史上中朝两国领导人那样的私人友谊。而且如上所述，相比于迄今为

止中韩两国最高领导人已举行了 7 次元首峰会，朝鲜新领导人 2011 年年底上台后迄今没有和

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这似乎进一步放大了韩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价值。正因为如此，在

“弃朝论”者看来，弃朝后中国的选择，都主张用韩国的作用替代朝鲜［3］。

尽管如此，当前影响中朝“特殊关系”背后的复杂战略因素仍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第一，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结构失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剧了。在经济发展上，韩国是发

达国家中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受损最小的，发展速度仍然较快，朝鲜却仍然没有走出困难局

面。在国际环境上，韩国也取得了相对于朝鲜的进一步优化。朝鲜当前的国家战略是核与经

济并进路线，“新战略路线的优越性是不用额外增加国防费用也能提高战争遏制力和防卫效

果，进而可以集中力量建设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①。朝鲜原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迫使国际

社会承认其为核武国家，然后其再将资源更多转向经济建设与民生事业上。但其“拥核”立场

必然遭到国际社会坚决反对，朝鲜反而更加孤立了。相比而言，韩国则取得了在韩美同盟强

化的前提下与中国政治外交关系大幅提升的外交成绩。

总体来看，大国中“美国仍然对朝鲜持战略性敌对政策”，俄罗斯虽然想积极发展与朝鲜

的关系，但其影响力仍然有限［21］。日本受制于美日同盟框架，对朝鲜影响力较小。朴槿惠政

府虽然提出对朝信任建设进程，但打压朝鲜、吸收统一仍是其政策追求。主客观因素均表明，

中国在维持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平衡上的杠杆作用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替代的，中国不得

不继续承担这一责任。

第二，尽管中韩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增强、韩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价值增大，但仍没有达

到可以替代朝鲜的程度。其一，美韩同盟、中美竞争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朝鲜地处东北亚

地缘政治中心的位置，以及作为大国博弈的中心，仍然和历史上一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地缘战略意义。“地缘政治因素仍然赋予朝中关系以政治、军事意义，也是当前维持和发展朝

中关系最重要的动力”［15］57；其二，朝鲜半岛问题的任何解决方式与未来安排都无法缺少朝鲜；

其三，中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周边外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朝鲜的支持。

此外，客观来看，金正恩政权在对华政策上执行两面策略，对华关系仍处于磨合期，未必

定型。以近期对华关系为例，2015 年 7 月 25 日，金正恩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和老兵致敬，27

日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送花圈；在 9 月 3 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纪念日上，朝鲜派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出席，也意在改

善对华关系。10 月 9 日，金正恩会见访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时说，此次来访

“是对朝鲜党和人民的巨大鼓舞”，他表示“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留给我们的最大外交

遗产就是朝中友好”［14］。中朝关系是双方互相塑造而成的，中国主动塑造朝鲜对华政策的能

力仍然不可低估。

第三，朝鲜战争的历史因素影响仍然不可抹去，历史因素仍然是中国发展与朝鲜关系的

① 《朝鲜劳动新闻》2013 年 4 月 1 日。此处资料来源于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梁美花未发表的论文“金正恩政权的

‘并进路线’及其对朝鲜外交的影响”，感谢她从朝语中进行的精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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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纽带。2015 年 10 月 9 日，习近平同志在致电金正恩同志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 70 周年时特

别强调“中朝友谊有着光荣传统”［22］。金正恩 2015 年 10 月 9 日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

云山时也强调，“朝中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邻邦，而是建立了基于血盟和友好传统的战略关系”［23］。

第四，当前中国通过发展与朝鲜“特殊关系”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积极效果仍然显而易

见。在 2015 年 10 月 9 日刘云山访问朝鲜之前，美韩等国释放出朝鲜即将进行卫星发射以及第

四次核试验的信息，朝鲜也暗示将进行卫星发射。一旦如此，朝鲜半岛局势势必进入另一轮

恶性循环。而在刘云山同志访问朝鲜的消息公布后，以及从访问后的局势来看，朝鲜保持了

克制，半岛局势实现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可见，尽管影响中国发展对朝“特殊关系”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促使历史

上中朝“特殊关系”的相关因素在当前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简单的“弃朝论”是不成熟的观

点，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上述分析也表明，发展和维持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始

终是中国在朝鲜半岛复杂战略环境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手段，而非仅仅是目的。对于今后的

中朝关系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复杂战略环境下的平衡，这就要找出

中朝关系失衡的原因在哪，并为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

五、进一步发展中朝关系的战略思考

在进一步发展中朝关系时，要客观看待朝鲜与中朝关系，纠正其中的根本误区。

第一，在看待朝鲜上，不能动辄随西方国家那样认为朝鲜是一个“不正常”国家。从政治

学角度，所有国家的本质都一样，只是所处国内外环境不一样，因此采取的具体政策不一样。

“朝鲜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和判断，不仅来自于它对本国国内状况的认识，更多的则来自于对外

部形势的判断”［24］17。造成所谓今天“朝鲜问题”的不仅有天灾，有朝鲜自身政策失误，也与围

绕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没有消失有关，朝鲜和美国都应为此负责。从金正恩上台来的对外政

策看，其外交政策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呈现出不断学习的过程。2012 年两次导弹发射、2013 年

初进行核试验，接着半岛战争危机一触即发，2013 年 4 月后开始逐渐缓和，2014 年迄今开始外

交攻势，这表明朝鲜新领导人并非固守僵化。

第二，要历史的、辩证的“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客观认识中国对朝政策

背后的复杂因素及其根本考虑。“救世主”心态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丝毫无益于中朝关系发

展。中国对朝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此就需要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而维护朝鲜半岛的战略平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新时期为了继续维护朝鲜半

岛地缘政治结构的平衡，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出不懈努力。

首先，要继续加强中朝政治关系，为此要管控舆论。在中韩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齐头并

进快速发展背景下，加强中朝政治关系对维护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重要性尤为突

出。就此而言，刘云山常委 10 月 9 日对朝鲜的访问可谓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根据朝鲜半岛局势

发展大局在对朝政策上做出的英明选择。由于当前中朝在核问题上的战略分歧仍然存在、两

国关系发展还未进入平稳轨道，因此在与朝鲜发展关系时，要特别注重发挥地方的灵活性与

优势。“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中朝毗邻地区的友好往来，毫不动摇地深化沿边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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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朝鲜的互利合作”［25］。

像对任何双边关系的影响一样，舆论在中朝关系上也起到双重作用：侧面传递中国政府

立场、反映真实民意并因而也是民意的“宣泄口”，此番“弃朝论”也是如此，但其程度已不利于

下一步中朝政治关系转圜及其平稳发展。经过三年多中朝关系漂流期，近期中朝双方均显示

出要改善双边关系迹象。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平稳发展显然需要民意基础。在舆论管控上，应

本着就事论事、客观公正立场，防止动辄“丑化”朝鲜与娱乐化朝鲜领导人。

其次，要引导美韩走出“施压—半岛局势紧张—再施压—再紧张”的恶性循环。不仅美国

应为当前的半岛局势负责，而且朝鲜所要的安全保障与国际环境改善也只有美国参与才能得

到满足。“要改变朝鲜的安全认知，美国的承诺和行动是关键性的”［24］17。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于美韩（和中俄等）回应朝鲜的正当安全关切，同时朝鲜在无核化上做出切实承诺与努力。

这其中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要加强中美合作。经验表明，外界在影响朝鲜对外行为上能

做的有效工作很少，这其中中美（以及韩国）协调被证明是较为有效的手段。其二，应推动美

国多向朝鲜释放鼓励信号。历史经验上看，单纯施压只会进一步强化朝鲜不安全感，并因此

更加走向不确定性。“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对朝政策无疑影响着朝鲜的对外行为取向，而单纯的

打压只会增强朝鲜对外部世界的敌视和对抗情绪，如果能够从国际社会得到安全保障和发展

机遇，则朝鲜的政策走向也会相对温和”［24］17。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对朝鲜错误行为——比如核武发展等——熟视无睹，而要始终坚持原

则、传递清晰信号，做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特别是考虑到“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地区安全

的焦点与核心。可以说，朝核问题不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就无从谈起”［24］17。因此，在朝鲜无

核化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任何时候都应毫不动摇，彻底打消朝鲜所表现出的“只要坚持，中美

最终会采取‘印巴’方式接受其为核武国家”的幻想。

再次，要思考如何与朝鲜实现共同发展，将其纳入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可为此发挥良

好作用。朝鲜新领导人多次表现出更为重视发展经济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国内学者也

指出，“如果说第一代金日成的使命是夺取政权，第二代金正日政权的使命是巩固政权，那么

第三代金正恩政权的使命则是发展，解决民生问题。道理很简单，社会成员如果长期享受不

到最低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长治久安”［26］。金正恩本人也曾指出：“过去可以没

有粮食，但不能没有子弹；那么今天是可以没有子弹，但一定要有粮食”。［27］

为此，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发挥中朝经济合作的引领作用和中国援助的引导作用。从过去

来看，中朝经济合作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经济困难，但并没有实现朝鲜经济可持续改

善。对于无偿援助，“如何根据朝鲜的现实需要在对朝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发展

援助，帮助朝鲜恢复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才是更需要考虑的课题”［28］。另一方面，包括中

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帮助朝鲜逐步加入该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这包括中国主导推动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建设、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计划，以及韩国的“欧亚倡

议”等。

最后，应考虑如何将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协定。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半岛停战

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朝鲜半岛“休战”，但迄今为止战争并未从法律意义上真正结束。半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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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朝鲜半岛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不仅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两国

加强了在半岛上的协调与合作；中韩不仅建交，而且日益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最为重要的双

边关系之一；朝韩由不共戴天的“敌人”到 1991 年同时加入联合国并相继签订了系列协议，期

间还举行了两次首脑会晤；地缘政治上朝韩由相对均衡发展到明显有利于韩国；朝鲜坚持“拥

核”并先后进行了 3 次核试验，增加了半岛不稳定因素，等等。由此可见，当年停战协定的签

署、停战机制的确立中止了半岛地区的战争行为，但随着时间推移，原有停战协定显然已经不

适用于变化了的朝鲜半岛战略环境。而且从现实来看，也已经无法有效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

和平与稳定。

尤其是朝鲜坚持拥核立场，六方会谈陷入僵局，半岛局势紧张状态居高不下，表明朝鲜半

岛需要新的和平机制来规范相关行为体的行为。从长远看，中国应致力于推进建立朝鲜半岛

和平机制以取代停战机制，促进半岛的稳定与和平，这显然有利于中朝关系稳定发展。对此，

不仅美韩态度积极，朝鲜也多次有积极表态。2005 年 7 月 22 日，朝鲜曾呼吁建立新的和平机

制来取代业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朝鲜停战机制，并认为这将有助于核问题的解决、朝鲜半岛

和平统一及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2015 年 10 月 1 日，朝鲜外相李洙墉在联大讲话上

呼吁称，朝鲜半岛急需一个和平协定，用以防止半岛军事对峙的重演［29］。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10 月 7 日向美国提议，“废除朝鲜半岛停战协议，签署和平协议”［30］。

六、结语

综上可见，冷战后所谓的中国“弃朝论”所讨论的“弃”并非是要放弃朝鲜本身，争议本质

在于是否要放弃中朝的这种“特殊关系”。透过本文分析可见，中朝“特殊关系”并非仅仅出自

意识形态，也并非是某个领导人主观偏好，它本质上是中国在半岛错综复杂的战略环境下进

行平衡的产物。进行战略平衡本身也并非目的，本质上是中国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手

段与方式。通过本文分析也可看出，和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均具备其特殊性一样，中国对朝鲜

的这种“特殊关系”其实并无“特殊”可言，仅仅反映出中国发展对朝关系的侧重点与重要方

向而已，这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谓的“中朝是普通国家关系”的逻辑所在。分析也显示，

中韩建交后中国与朝鲜和韩国则一直试图保持等距离平衡关系，中国外交部的表态只是在

陈述一个事实，而并非是中朝关系上的什么“里程碑”意义。本文也分析了尽管围绕朝鲜半

岛的战略环境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本质上影响中国进行战略平衡的相关因素并没有改

变。因此，中国仍需要透过发展对朝政治关系进行战略平衡。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毫无

原则，而是在这一进程中应始终坚持事情的是非曲直，向朝鲜传递清晰信号。就这个意义而

言，十八大以来中国向朝鲜传递出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无双重标准、任何国家都一样”具有

里程碑意义。坚持“拥核”与有时试图透过战争边缘政策达到本国目的的朝鲜显然违背了中

国国家利益。

国内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上类似“弃朝”“保朝”这样基本的、重要的问题上仍缺乏基

本共识，甚至存在巨大分歧也反映出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学术化与科学化道路仍然任重

而道远，这突出表现在过于偏重“要素分析”上。一方面，研究成了比谁掌握更多“细节”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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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的现象仍时常存在，研究方法的自觉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化被有意无意忽视；另一方面，

就朝鲜半岛问题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这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对

我国的影响，我们不能仅就朝鲜半岛问题而论朝鲜半岛问题，而应当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东北

亚区域，并以我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目标为依据建立分析朝鲜半岛问题与我国的国家利益关

联程度的理论参照系统”［31］。成熟的地区问题研究都要实现从“要素分析”到“结构分析”的转

变。为此本文提出“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的概念即是在这方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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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Sino-DPRK Special Relationship：Outcome of the 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lex Geopolitical Situation

WANG Jun-sheng·51·
Abstract：Sino-DPRK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the outcome of the 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lex strategic situ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 needs to balance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as well as historical factors and

objective interest so a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Korea peninsular. T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only reflects the focus of Si⁃

no-DPRK relations which is mainly political field. Although Sino-ROK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developed rapidly，and Si⁃

no-DPRK relations encounter some difficulties，the logic to promote China to balance related factors in this region still remains no

change. So China still need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balance of power in this region through developing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DPRK. During this process，China should give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first priority and send clear signal to DPRK.

Key Words：Sino-DPRK Relations；Special Relationship；Logic；Strategic Balance；Structure Analysis.

“Super Third Party”：Japan’s Opinion on 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YE Shu-lan LIU Xiao-feng·66·
Abstract：Japan is the“super third party”of 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should be

emphasized. Japan has been skeptical of the new model of Sino-US major-country relations and interpreted it as new model of mili⁃

tary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Japanese pessimists believe that the new model of Sino-US major-coun⁃

try relationship does harm to Japan-US allies and Japan’s occupation of the Diaoyu Island. However，the optimists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helpful to strengthen Japan-US，Japan-Russia，and Japan-Britain relationship. Japanese scholars emphasize developing new diploma⁃

cy wisdom to improve Japan-China relationship and urge China and the US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Japan as the third party. In or⁃

der to construct the new model of Sino-US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China should establish Sino-US-Japan dialogue mechanism

so as to realize effective and balanced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role of Japan as the“super third party”should be ful⁃

ly emphasized to set up a bridge of Sino-U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Super Third Party”；Sino-US-Japan；Si⁃

no-Japanese Relationship；Japan

A Review on the Partnership of Dialogue Between ASEAN and Russia in the Past Two Decades（1994~2014）

LV Xue-feng·75·
Abstract：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ASEAN established a partnership of dialogue with Russia according to its own security

consideration of“dancing with great powers”. This relationship was consolidated and promoted when Russia shifted its diplomatic

gravity from Europe to Asia. With two summit conferences between ASEAN and Russia were held，this cooperation leaped into a

new level. But 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ed in this cooperation. For example，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security did not reached

ASEAN’s expectat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lagged behind the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Russia had a better collaboration with Viet⁃

nam than with other ASEAN members. Give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celera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prospect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Russia is bright and it will definitely promote Russia-ASEAN relations.

Key Words：ASEAN；Russia；“Dancing with Great Powers”；Partnership of Dialogue

Russia’s Polic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Maritime Disputes：Analysis Based on the U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LIU Fei·87·
Abstract：With influence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an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multiple interests，Russia has adopted

the policy of“selec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of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principles of pragmatism. On the one hand，Russia

strengthen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in order to resist strategic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and counter

the U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Russia strengthens the contact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seeking regional

influence and balanc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 Russia’s policy of“selec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deeply influences Chinese maritime

disputes. Therefore，China shoul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Russi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Key Words：Russia；South China Sea Dispute；the U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Select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Symbiotic Network：The New Framework of Cross-Doma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WANG Qing-hua FENG Shuo LI Zhi-qiang·96·
Abstract：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together with the challenge of“complex society”in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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